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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慈濟功德會（慈濟）目前在台灣已經是家喻戶曉，甚至於在全世界的華人聚集區亦是同樣的知名。一個將近40年前在花蓮鄉間的佛教組織，卻可以成為今日台灣最大的宗教組織，充滿了社會服務的活力，受到台灣社會的肯定與支持，或許是證嚴法師的個人魅力、適時的大眾傳播推波助瀾、「人間佛教」的極致表現、強烈的功德輪迴現世報…等，本文並不是要探討其成功的原因，而是在我們的信仰中，對這一知名的佛教宗派有些許的認識，才不置於盲目的反對，或意志動搖陷入其誘惑中。

一、
證嚴法師

根據陳慧劍居士言 ：「證嚴法師，故鄉是臺灣臺中縣清水鎮，她在幼年便承嗣給自己的叔父，因此，以叔嬸為『父母』，隨父母移居到現在臺中縣的首邑豐原市。法師生為長女，俗名錦雲，因為她的父親在臺中市、豐原、清水、潭子等地經營『戲院』業務，事業忙碌，法師在未滿二十歲時便分勞父親、參予事業，同時協助處理家務。」

在1960年父親過世後，興起棄俗之念頭，同年有一天不告而辭，前往台北汐止「靜修院」，卻在不到三天的時間，因母親的到來，隨母親返家，而棄俗不成。

隔年，於碧雲寺修道法師的鼓勵下兩人前往台東，隨後到鹿野找到一家「王母廟」而住下來，開始自立自養的生活，後因修道法師生病及其弟子來訪，發生一些奇事，而返回台東後，前往知本「清覺寺」，修道法師弟子返回豐原告訴其母，所遇事情之種種。其母便前往知本清覺寺尋找，但法師棄俗之心已定，並不願隨其母返家，其母也未再催逼，而確立了其棄俗之生活。

同年在信徒的介紹下經由玉里到了花蓮「東淨寺」已是12月天了，認識了許聰敏居士，幾轉波折到達了秀林鄉佳民村的「普明寺」，終將落腳於此，時值1962年，修道法師也返回了豐原本寺，法師獨留花蓮。

1963年臺北市臨濟寺要開壇傳戒，法師前往參加，但是因為沒有剃渡師而不能受戒，故前往龍江路慧日講堂買一部『太虛大師全書』，遇見印順長老，終拜其為師，印順長老取其法名─『證嚴』字『慧璋』，隨即行了簡單的皈依禮後，迅速前往臨濟寺報了名，順利地受了三十二天比丘尼具足戒。

二、
佛教慈濟功德會的緣起：

前陣子在台灣媒體沸沸揚揚的「一灘血故事」。根據陳慧劍居士言 ：

「民國五十五年，有一次，她與弟子到鳳林，在一家私人醫院，去看望一位因患胃出血而住院開刀的信徒。因為東部醫療設備極差，人民生活貧苦，生病得不到良好的照顧，她的心底─『慈濟功德會』的根苗，便由此而萌芽─她要為東部千萬同胞，奉獻自己的一切，來解決社會貧病問題。

當她從病房出來，看到地上有一灘血，但是沒有看到人。她問：『地上怎麼有這麼多血呢？』有人說：『是豐濱山上一個原住民女人小產，由她們的家人抬了八小時，到了這裹，已經昏迷了。醫生說要八千元醫療費，才能為她動手術，可是原住民錢不夠，醫院又不願免費治療，所以他們祇好將病人又抬走了…』

法師聽到這一段話，幾乎暈了過去，『人與人間竟然這麼冷酷！』她忍著眼淚，難過萬分，她當時下定決心，要設法積錢來救人。

過了不久，花蓮海星女中的三位修女，要來地藏殿的精舍『救』她。原因是那三位修女每週日到山上傳教，聽說山地有幾個原住民女孩經常為法師提水，修女問她們：『妳們常去那個小廟嗎？妳們引我們去救那個背棄上帝的人吧！』原住民女孩問她可不可以引修女來，法師說：『好！』那三位修女果真到了普明寺後面的小屋，修女與『比丘尼』相見之下很親切，她們談人生、宗教、教義，同時辯論了起來。修女們認為人生空幻，正如佛教所說。但佛教對社會缺乏具體表現─至少，花蓮的佛教沒有具體表現。如果不做，像鳳林醫院那個女人的悲劇，不知還要有多少？…。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，正式組織了「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」－也就是證嚴法師每月「小屋放光」，誦法華經廻向之日。他們收集的救濟金，存入「功德會」名下，與地藏殿常住生活費分開，這一件歷史的事業展開了。」
1966年在那「一灘血」及與花蓮海星女中三位修女的對話後，開啟了其社會福利事業而成立了「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」，後稱「佛教慈濟功德會」或「慈濟功德會」。

為什麼稱「慈濟」功德會呢？證嚴法師是這樣說 ：

「慈就是『與樂』；濟就是『拔苦』。我所以會成立慈濟功德會，最主要是因為社會上很多人誤解了佛教，以為佛教是迷信、是拜拜求解脫。其實佛教對人生是一種精神上最大和最徹底的教育，可惜一般人對佛教不了解，而無法深入的理解和接受；因為不能接受，所以不快樂。

如果能把佛教的精神，讓社會人士接受，讓佛教生活化，相信大家必能過著快樂、祥和、自在的日子－這就是『慈』，也就是給眾生快樂。而「濟」呢？就是拔苦。眾生有欠缺，我們來彌補，這就是『濟』。眾生所欠缺的不只是物質，也有精神上的欠缺，因為有欠缺才會痛苦。欠缺物質的，給物質的濟助；有病的，幫助他就醫；不過有的欠缺精神－心不滿足、心有煩惱。像這些精神惶恐不自在的人，要給他什麼呢？給他愛，給他佛法。

因此，給予物質，幫助他的生活；給予愛心、智慧，提昇他的精神文化，讓他歡喜的過日子，離開煩惱，這就是『慈濟』二字的意義。」

三、
慈濟功德會的志業

法師未棄俗之前，曾經鄭重地自誓 ：

「假如有一天我能出家，我要改變出家的生活環境，建立出家人的人格尊嚴。」
她的理想是：「
一、當我無法兼善天下，堅守『自力更生』的百丈─『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』的生活規範時，決不接受人供養。

二、當我可以兼善天下時，要把佛家精神推展到社會每一階層。」

再加上在1966年與海星女中三位修女的對話之鼓舞：
「…三位修女臨去前，卻提出一個問題：天主教的博愛是為全人類，我們在社會上建教堂、蓋醫院、辦養老院，你們佛教有嗎？」
證嚴法師的回憶說：「說起來很慚愧，二十七年前的那個時候，的確沒有。因為佛教徒本來就有一種消極的觀念，認為好事不必給人知道，大多各做各的，並且以隱名氏方式進行。其實它的潛力很大，只是沒有組織起來罷了。修女的話觸動了我的靈機，也加強了我的信念，我決定把這些力量組織起來，從救人做起。」 

因此，當法師棄俗設立「慈濟功德會」之前，仍過著自立自養的生活。隨後對自己服務眾生的信念堅持，加上接受印順法師的「人間宗教」的入世觀念，以及如她自己所說的，與天主教修女們的對話，觸動了她的靈機，加強了她的入世觀念，在這多重的因素綜合的刺激下，成立了「慈濟功德會」。

功德會成立之初，亦靠著法師及其弟子手工增產，以及信徒節省日常生活支出所累積之錢財，挹注在其慈善事業中，實踐了其棄俗之前的理想-「濟貧救難」為其社會服務職志的情況下，透過「募捐」大力的發展其慈善、醫療、教育及文化四大志業。

1。
慈善：救難濟貧…

2。
醫療：慈濟醫院…

3。
教育：慈濟大學…

4。
文化：大愛電視台、慈濟文化…

要拓展社會慈善及服務志業需要有財力當後盾，慈濟一開始雖以自身工作的增量及小額的日常生活節省金額為主，但隨後即以勸募為主要收入，勸募主要是以會員及委員為主，尤其所發展的「委員制」，成為其後主要的勸募收入之大宗 。

「民國五十六年七月（即慈濟功德會成立後一年三個月）開始固定刊出委員的勸募人數及金額。此舉，固然是要清楚交代帳目，但亦隱含激勵慈濟委員的募款行動。慈濟委員的設立，不只是『慈濟功德會』分工的展現，亦是讓參與慈濟功德會的會員，有表現、發揮的機會。這種運作模式，分擔慈濟功德會會長證嚴法師的辛勞（本身亦要訪貧），讓身體狀況不佳的證嚴法師，免於惡化的情形，也讓參與者有參與感，從中取得成就感及存在意義，與當時的宗教組織相比，慈濟功德會的『會員（勸募）→會長、委員（訪貧、查核、勸募）→會長』的模式，確是較有效的設計。」

根據林本炫研究亦持類似之觀點 ：

「…慈濟委員不但積極勸募他人成為慈濟功德會之會員，加入慈善佈施之行列，同時其本身之捐款亦超過一百萬，成為慈濟功德會在濟貧與建設上的重要力量，一般會員只要定期繳交功德會費，而慈濟委員需要投注時間、精力在積極勸募上；就第二項來說，慈濟委員是正式皈依證嚴法師的弟子，也就是真正的宗教『信徒』…」

由上可知：

1。
定期刊出委員勸募人數及金額，有激勵委員勸募行為及金額。

2。
清楚的交代用途帳目，讓捐獻者信任及知其用途。

3。
委員制形成分工制，增加效率、參與感及成就感。

4。
委員或許亦是一個經濟能力、信仰虔誠、皈依弟子與否的「階級」的象徵。

5。
勸募是一種累積功德的認知與途徑。

四、
慈濟功德會的特色

1。
信仰的生活實踐化： 

「…證嚴法師所說、所行的佛教信仰，不但通俗易懂，在某種程度上的確能用來解決日常生活中的人際衝突與家庭問題，它使信徒從原先『信』的『佛教』，轉為一種『做』的佛教，或說具有實踐性的信仰，正如證嚴法師所強調的：『佛經是一條路，讓你去走，不是讓你去念的。佛法要用在生活中，使人人都能做菩薩。…』 

信仰不是一種理念與空談而已，而是一種生活中的實踐。」
2。
好人好事的大量宣揚：

透過「慈濟」刊物及大愛電視台廣為宣傳，使原本非慈濟人出於回饋、感激心理，而成為會員或委員。此外對慈濟會員、委員的真實感人事蹟之介紹，也使其向心力、成就感倍增。

「慈濟功德會最在乎的，是透過《慈濟》介紹好人好事，挽轉社會頹風，都與這一組織『濟世』教化的企圖有關！特別值得注意的是《慈濟》中『介紹好人好事』一事。這群人原本都不知道慈濟功德會。經過《慈濟》的宣揚，這些人為善廣為人知，出於反饋或回報心理，他們其中一些人成為慈濟功德會的贊助者與擁護者！」 

3。
大眾傳播媒體的使用與宣傳：

 1967首任「慈濟」刊物的社長陳貞如即是當時民聲日報花蓮分部主任，以及其他報社的主任或記者，共同參與編輯發行。從一開始慈濟委員中有這一大部分的媒體工作者，成就了今天慈濟在媒體宣傳上的絕對優勢及傳統。

4。
自己在家修道：

慈濟雖然約有三、四百萬的會員，但是以日常生活中的實際佈施行道修行，不需藉助寺院及法師，而是自己在家修行的方式進行。與傳統佛教較為不同，但也因此造成其信徒廣佈，相對的卻不需要非常多的寺院建築來支撐其廣大的信徒。

5。
以婦女為主軸：

林本炫的調查顯示，慈濟委員以婦女為主 。

「在信仰的性別分工上，傳統上婦女在中國社會中扮演的是『功德求取者』的角色：到廟裡燒香求神保佑家人、為家人植福積功德，一般說來都是由婦女所擔任。其次…對於許多人，尤其是婦女來說，家庭關係的改善，本身就是一種『得救』。」

五、
反思

1。
證嚴法師成為慈濟會員馬首是瞻，甚至於造神。今日真耶穌教會是否需要一位如此特質的領導者，帶領教會開創一個新局呢？

2。
慈濟以刊物、大眾傳播等方式具名宣揚好人好事，以使信徒更具有向心力及成就感，是否也可以以此方法來帶動教會的活力？

3。
慈濟強調「信」的佛教，轉化成為「做」的佛教之信仰。我們是獨一得救的教會的信徒，我們的「信」到底是僅是存在於理念，或我們能在實際生活中實踐出來「愛」呢？

4。
慈濟以極度的入世手段達到其社會慈善及服務事業目的，大家透過此作為瞭解佛理了嗎？基督教界的經驗為何？我們教會需要嗎？

5。
慈濟委員的「制服」象徵符號，是一種榮耀、成就、責任之託付，我們教會適用嗎？

6。
慈濟得自立、自養之信念與我們教會早期的自立、自養、自傳之精神，有何類似？今日它是一個口號呢？還是一個信守的理念呢？

7。
慈濟的婦女為主情況。我們教會聚會姊妹多於弟兄，是否也顯示此種傳統社會的信仰反射呢？聖經中家庭的信仰帶領者是姊妹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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